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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美食
! 卞学泗

中秋节，中国人的团圆
节，家乡人干脆叫做“八月
半”。吃月饼自然是中秋必不
可少的一大习俗。

月饼的品种可谓众多。加
工方式上，有广式的，也有苏式的；月饼馅更
有五仁、百果、赤豆沙、黑洋酥、咸蛋、椰蓉
……品种繁多，五花八门。我们邻镇临泽，有
一特产名曰“水晶月饼”，其表皮虽似苏式月
饼，周边却揉捏了许多花纹，恰似美丽的姑娘
穿上了鹅黄色的摆裙，伴着华尔兹轻松的舞
步。月饼的馅是用细嫩的板油，经洗净去皮
后，切成细丁，用绵白糖长时间腌制而成，如
同我们儿时经常吃的荤油大汤圆的内馅。最
为奇特的，是它的吃法，朋友介绍说，将水晶
月饼用笼屉蒸热，细细品尝，别有一番风味。

我们小时候吃的月饼，大多是由供销社
茶食店制作的苏式月饼。表皮光滑的大多是
素月饼，表面一层黑芝麻或白芝麻的则是荤
月饼。居民们每家每户还要买上一只大大的
宫饼，一般人家买只一斤的，条件好的买只二
斤的，个别人家也有买三斤的。月饼太大了，
往往中心烤不透，没有小的好吃，这是我的体
验。宫饼是需要到茶食店定做的。宫饼的最大
作用，是用于中秋节夜晚供奉月亮公公的，第
二天到街上买来两个插酥烧饼，将一小角月
饼夹入烧饼，压平，然后泡上一杯好茶，一边
慢慢咀嚼，一边细细品茶。

中秋节的美食，自然包括家乡的黏烧饼。
将新收的糯米舂成粉，家家户户制作黏烧饼。
简单一点的，制作成圆圆的扁饼，有些人家制
作成由大到小、顶层为元宝形的宝塔套饼，用
来供奉月亮公公。复杂一点的做成有馅的，馅
心大多用椒盐月饼碾碎，加上炒熟的芝麻屑
和绵白糖、荤油等混合而成。将馅心加入糯米
外皮的中心，轻轻揉合、搓圆，再慢慢压扁。制
作好的黏烧饼放入铁锅中文火烤制，有些人
家也在铁锅上刷些菜油，成熟后好起锅。

大人在做黏烧饼，小孩则在边上偷偷地
享受着饼香的滋味，不时地悄悄拿上一只用
来填充饥饿的胃腔。妈妈看到了，嗔怪地骂一
声：“小馋猫，别吃了，还要敬凉月公公呢!”

中秋节过后，黏烧饼成了最好的早点。每

天清晨，妈妈都要将几只黏烧
饼放进稀薄的粥锅里与粥一
同熬制，稀粥里弥漫着饼的香
味。黏烧饼熬饿，爸爸吃了更
有劲干活。这样的好日子，往

往要延续好几天。自然，妈妈也会在我们的稀
粥碗里悄悄地盛上一只黏烧饼。

中秋时节也是水产、家禽成熟的季节。中
秋节的餐桌上是少不了清蒸大闸蟹的。浓浓
的陈醋香味，伴随着大闸蟹的腥鲜，一年一度
的享受从此开始。当然，吃货们不会忘记各种
鱼虾的搭配，清蒸白鱼、双椒鳙鱼头、臭豆腐
昂刺鱼、鲫鱼豆腐汤、盐水虾、葱爆虾、醉虾
……让你流口水吧？各种家禽也纷纷上市，农
民们背着竹篮，大街小巷溜达着，“卖鸡啰、卖
鸭啰、卖鹅啰……”吆喝声此起彼伏。小镇上
的人吃东西很讲究，吃鸡还要吃“童子鸡”。据
说童子鸡尚未开鸣，鸡肉鲜嫩，营养丰富。

八月半前几天的雄鸭（公鸭）很抢手，想
买一只是很困难的事情。其原因是养鸭户一
般很少养雄鸭，雄鸭在幼禽时即被剔除，大多
数有鸭趟子（一群鸭）的人家才会养几只。更
重要的原因是，小镇有一个风俗，中秋节前已
经谈好对象或已下好小定（已经订过婚的）的
人家，若想儿子早日成亲，必须“追节”。追节
必不可少的礼物之一，就是一对鸭子。男方的
媒人将追节的礼物送给女方，女方还礼时，如
若留下雄鸭、退回母鸭，则表示同意男方的请
求，可以择日成亲。如若退回雄鸭，则表示还
有若干事情需要商榷，条件暂时还未成熟。如
若将对鸭全部退回，则表示女方不同意此姻
缘。

食草的大白鹅，每只都有七八斤重。买一
只白鹅回家，可做盐水鹅，也可红烧或做汤，
真是一鹅多吃。

秋天是农民丰收的季节，除了粮食丰产，
还有各种农副产品和新鲜的水果。大红的石
榴、橘黄的柿子、青亮的圆梨、白嫩的莲藕、菱
角、莲蓬、芡实……繁多的果实，丰富了月亮
公公供台祭拜礼物的品种。我家夫人就喜欢
捣鼓这些东西，八月半的拜桌上总是堆得满
满的、高高尖尖的，再点上一对蜡烛，燃上三
炷香，其场面甚是壮观哟。

又是一年中秋时
! 胡小飞

一场秋雨一层凉。不知
不觉，走过了春夏，迎来了中
秋。漫步于澄子河边，淡淡的
思绪随着秋风穿过婆娑的树
影，飘向幽远的苍穹，脑海中
不禁闪过小时候过中秋的情景。

中秋节这天，父亲大早便蹬着他的“二八
大扛”，载着我和母亲去乡里赶集。路上行人
步履匆匆，赶集的，回家的，到干儿子、干女儿
家送节的，有说有笑，络绎不绝。集市不大却
人声鼎沸，狭窄的街道两边摆满了货摊子。与
往时不同，卖菱藕月饼、鸡鸭鱼鹅的占了“半
壁江山”。父亲不太喜欢嘈杂的集市，买了两
支莲藕和两袋月饼便要往回赶。我拉着母亲
直奔供销社，和一群小孩趴在玻璃柜台上对
着各种小人书一看就是老半天，只到父亲瞪
起眼睛，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吃完午饭，父母一刻也不得歇，采河菱、
摘毛豆、烀芋头、包芝麻饼，从晌午忙到傍晚。
月亮快出来了，父母将八仙桌抬放到门口，莲
藕、水果、菱角、毛豆、芋头、月饼、芝麻饼每样
一碟，整整齐齐摆放到桌上。月上柳梢，灯火
初明，一家人点上红烛，焚香拜月，袅袅香烟
和着果饼的味道在清凉的晚风中久久回荡，
月下的村居轮廓隐现，眼前的稻田、西圩的水
杉仿佛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银光，如梦似幻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剥菱角，吃芋头，静
沐清风，闲话家常，我和弟弟啃着月饼，聚精
会神地听奶奶讲吴刚伐桂、嫦娥奔月的故事，
恨不得插上翅膀，踏云追风，到深寒的月宫中

一探究竟。
上了高中，离家住校。每

逢中秋，学校都会给我们加
上一份荤菜和一个月饼。那
时候学业繁重，大家根本无

暇赏月，匆匆啃完月饼，赶到教室上晚自习。语文
课上，甄老夫子冷不丁冒出一句：云淡风清，天高
月明，同学们只顾埋头苦读，不问溶溶月色，真是
空负这般良辰美景———。他循着戏曲的套路，故意
将最后的“景”字拖得很长，弄得哄堂大笑。散了自
习，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打开收音
机，淡淡的音乐声起，主持人诗一般的开场白之
后，《但愿人长久》的优美旋律伴着王菲空灵的音
色萦绕在宿舍的每一个角落，月光透过宿舍的木
窗淡淡洒落在床前，我不禁想起了一
家人闲坐月下、谈天说地的情景，想
起了被母亲切成小块的中秋月饼和
父亲酷爱的菱角芋头……

时光流逝，月华轮转。大学三年，
中秋节都在南京度过。回到家乡工作
以后，每年都和母亲一起过中秋。她
依旧在门口摆上一桌丰盛的供品祭
拜月公。清香燃尽之后“重操旧业”，
乐滋滋地将月饼切成扇形小块，分到
我们手上，口中念念有词：每人一片，
团团圆圆。动作、神情与二十多年前
如出一辙……八月风轻，明月渐圆，
不知不觉又到中秋节了，不知道世界
那头有没有过中秋的习俗，也不知道
那儿有没有父亲爱吃的菱角芋头。

妈妈牌月饼
! 陈治文

小时候，物质匮乏，生活困难。
一到中秋节，妈妈总是拿不出钱买
月饼给我们吃。怎么办呢？节令要
应付，八月半晚上还是要敬凉月老
爷的，一家人团聚还是要吃月饼
的。于是心灵手巧的妈妈穷则思变，就自己做起了
月饼。

妈妈把雪白的面粉放入一个小瓦盆里，一边
倒入加了少量发酵粉和菜籽油的水，一边用一双
筷子拌和。当面粉拌和得不软不硬的，就用双手在
桌面上扦成一砣面团。扦成的面团放在一边让它醒
一下（发酵）。这时候，妈妈就把事先备好的黑芝麻，
倒进小铁锅里大火快速翻炒。很快黑芝麻炒好了，
满屋三间都是香味。妈妈把炒熟的黑芝麻分批分批
倒进一个竹制的升子里，然后抓上四五根竹筷子飞
快地上下用力捣起来。刚炒出的熟芝麻很脆，很快
就捣碎了。妈妈把捣碎的黑芝麻拌上相当多的白
糖，拿它来做月饼的馅。妈妈还把胡萝卜切出很细
的丝拌和在黑芝麻白糖馅里。粗粗一看，妈妈做的
月饼馅还真和供销社卖的上素月饼差不多呢。

月饼馅做好了，妈妈就真正开始做月饼了。她
把已发酵好的面团，用手摘成大大小小的小面团。
接着用擀面杖将一个个小面团擀成圆形的面皮，
如同供销社卖的月饼一样，有大有小。然后把月饼
馅用调羹均匀地铺在面皮上，再用一张差不多大
小的面皮覆盖在上面，并用大拇指将月饼一周用

劲压一遍，使上下全部粘结起来。
妈妈还用洋红洋绿在月饼表面画
上了一些小图案，如圆圆的月亮和
云彩。又在月饼正反两面撒上一层
白芝麻。从外表看，还真和供销社

卖的月饼差不多呢。
月饼做成了，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蒸熟。那时我

们家还没有蒸笼，这也难不倒妈妈。她在锅里放好
水，隔水放一排竹片，在竹片上平铺两层夏布(做蚊
帐的麻布)，最后放上几个月饼，盖起锅来大火烧。
等听到锅里的水沸腾了，再继续烧约莫一袋烟工
夫，相当于一刻钟时间，月饼就可以出锅了。这月
饼当时不能用手拿，需用铲子轻轻托出来放到盘
子里。因为蒸熟的月饼水分大，粘手，不好拿，必须
吹冷变硬了才行。这月饼是妈妈做的，于是做教师
的爸爸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妈妈牌月饼。

中秋节晚上，我们一家人团坐在小方桌旁，摆
上“鸡头”、菱角、荷藕，还有石榴、毛豆，再加上妈妈
牌月饼，开始烧香放鞭炮敬凉月老爷了。敬过月亮，
我们兄妹最开心的时刻到来了，妈妈分给我们三个
一人一个月饼。小心翼翼咬上一小口，哇，又香又
甜。那香味直窜鼻子，那甜味直沁心肺，实在是太好
吃了。

六十多年过去了，妈妈做的又香又甜的月饼
早已成了回忆，我再也吃不到那又香又甜的妈妈
牌月饼了……

又到中秋月圆时
! 顾永华

蝉鸣声歇，凉风起，巷风吹落
泛黄的树叶。转眼间，又是一年中
秋至。

中秋的意，在圆。中秋节以月
之圆兆人之团圆，中秋月似银盘，
象征团圆，又称之为“团圆节”。在中国人所有的节
日中，中秋节的团圆意味浓稠，天上的圆月，赋予
了人间太多的对团圆的憧憬和理想。

中秋的核，在礼。《礼记》早有记载“秋暮夕
月”，拜祭月神，周代中秋夜的迎寒和祭月仪式，设
大香案，摆上月饼、苹果、红枣、葡萄等祭品。明清
两朝的赏月活动，盛行不衰，讲究“其祭果饼必
圆”。而今的邮城人家，中秋节日除摆上月饼、莲
藕、菱角、芋头和茶敬月亮外，还多出烧斗香的礼
仪。

中秋的美，在景。繁星朗月里，丹桂飘香，清浓
两兼。夜色如水，才是桂花最美的时刻。茶楼闲坐，
一杯清茶，月饼几许，隔窗望月，月满情浓。移步月
下，月色撩人，沐浴着微凉而又温润如玉的月华，
身体和思想顿时晶莹剔透，成就一幅多么诗意的

画卷。
中秋的景，在诗。秋高气爽，作

物成熟，遍地金黄，中秋的景象既
可成画，也可为诗，而只恐色不能
调成最美，画不能表意，诗不能言

尽，让无限的秋之万象和金色秋华无从表达。中
秋，是一年中最为诗意、最怡人的时节。只是，当代
人的步履如此匆忙，早已被生活的重负压得透不
过气来，让团圆如同天上的月亮离得很远，冷落了
亲情，诗意似乎也成了一种奢侈品。要告诉自己：
中秋节，可不可以在琐碎的生活中放下快节奏，留
一点时间放松自己，去寻找生活中的温暖和美好。

中秋的情，在味。“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
香又甜。”中秋的月饼，口味不管是广式还是苏式，
或是我们高邮临泽出产的水晶月饼，只要情感中
夹带着牵挂的乡情和团圆的亲情，那感恩和温暖
的香甜滋味，虽隔千山万水也永不相忘。

时光如同日出前叶尖上的露珠，转眼即逝。岁
岁年年，总有中秋望月，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的美好心愿一直坚守在心中，如此便好。

名人也有笔误
! 陈其昌

晨练结束，坐在浓荫如盖
的木凳上闲聊，谈往事、说写
作，气氛自如随意。突然，王瑞
芝先生说：“冒昧地提一个意
见，你发表在扬州报纸上的那
篇《忆汪海蓉》的‘蓉’字写错了，应为‘容’”。他
的老哥更是直白地指出：“你想想，有草字头的

‘蓉’多为女的名字，男的怎么会用哩。”我想，是
呀，我的妻妹的名字中就有一个“蓉”字。想当初
电话询问不清，还是作为海容的同学王瑞芝说
对了，我服了。

无独有偶。我在《高邮日报》上发表《说说北
市口那些事》，一直关心我的学生薛强也很客气
地指出，老师刘子梅赌钱有关情节的“瘪色”的

“色”写错了，应为“十”，并指出“十”的来历。我
认了，但心有不服，你会赌牌九、看麻将，我不
会，写错也很自然。

我不是名人，之所以写出上述两个别字，是
为了先检查自己，再去议论名人的笔误。

我尊敬的汪老在散文和题诗中至少有三处
笔误。一处是《吴三桂》，汪老在文中写道：“他于
元至正十三年（1553）攻下高邮。”错就错在括
号里的年份写错了，应为 1353年。仅隔一行，
汪老写道：“敝乡于六十年之间出过两位皇上。”
这是连带的笔误，可以理解。汪老是大家，非历
史学家。他写作习惯把文章开头、结尾的句子想
好了，中间情节也思量过便动笔了，信马由缰，
我行我素，写错了在所难免。

令人不解的是汪老写《一
个暑假》，将恩师韦子廉的出
生地和居住地都搞错了，“听
说韦先生一直在三垛”，实际
上一直在临泽，也住过大淖河

边。大概汪老年幼（上六年级后的暑假），与韦先
生交往少，才会有此笔误。为编家乡出的《梦故
乡》，我和许伟忠请示主编陆建华，他的回答明
确得很，原文照旧，加注。我们照办了。去年陆君
主编珍藏版《梦故乡》，沿用此法。而北师大出版
社出的《汪曾祺全集》已将《吴三桂》中的笔误改
了，但是《一个暑假》中的错误未改，编者不是高
邮人，人家怎知道韦先生住于何处。

还有一处笔误则是带有悲喜色彩的轶事。
那是汪老生前最后一次出行，地点四川宜宾翠
屏山庄。同年生的杨汝纶与表哥汪老久别重逢，
相谈甚欢。临别时汪老题写李商隐诗句“……却
话巴山夜雨时”，酒后挥毫，匆忙之中将“雨”写
成“语”，杨汝纶笑着指出，写错了。汪老也笑了，
特意加注“雨字误写作语”，并说回京后重写，可
是汪老回京后突然病故，此条幅成为给亲人的
最后遗墨，如同错版人民币一样珍贵。

汪老尚如此，一些知名作家、诗人也会有笔
误。知名作家姜滇撰文介绍汪老第二次回故乡，
没有车接送，是乘公共汽车去的高邮。我奉命接
送汪老从扬州至邮、次日再赴扬，驾驶员是朱文
启，不知姜先生从何方获此错误信息。我已有文
澄清，就此打住。

“乜子沟”的来历
! 葛文斌

相传很多年前，
从古镇周巷向北两
三里路，有一个偏僻
的小村庄。庄上有一
个姓万的大户人家，
主人常年在外做生
意，财源滚滚，但与结发妻子未生一子。
临近半百，娶了一个小妾，生了个儿子，
全家人欣喜若狂，如获至宝，非常宠爱。
孩子一天天长大，变得很任性，整天要这
要那，满足了就哈哈大笑；稍不满足，就
躺在地上，又哭又闹，把家里东西乱摔乱
扔。已步入晚年的父母惟恐断了香火，只
要孩子一张口，都有求必应，从不违拗。
孩子长到了十六七岁，整天不读书，而是
结交了一帮不三不四的朋友，经常跟家
里要钱上酒馆，甚至还吃大烟、逛窑子，
花销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又伸手要钱
时，父亲因急于赶民船外出收账，没来得
及给他，他就偷了家里的钱去花。母亲知
道后非但不教育，还帮他隐瞒。这孩子
想：平时向父母要钱又难又少，还不如偷
来得容易。于是他一旦需要钱就去偷，偷
了家里的，还出去偷左邻右舍的。后来胆
子越偷越大，竟然和几个哥儿们合伙去
偷钱庄的钱。一次次得手后，更加地肆无
忌惮。有一次深夜，他们在钱庄偷窃正要
得手时被发现，在逃跑中还伤了人。最终
他们被抓获归案，他因是主谋，又是惯
犯，盗窃数额巨大，且还伤了人，被判处
死刑。在刑场上，他向执行法官请求，最

后见母亲一面，法官
同意了他的请求。当
母亲来到面前时，他
声泪俱下地说：“妈，
儿子不孝，犯了死
罪，临死前希望你答

应我一个请求。”母亲痛哭流涕地说：“孩
子，只要你说出来，妈什么都答应你！”他
说：“妈，是你的奶水把我养大成人的，现
在我还要再喝一下你的奶。”母亲答应
了，解开衣襟，将乳头塞到儿子口中。哪
知他猛地一口，咬下了母亲的乳头。望着
因疼痛过度昏倒在地的母亲，他悔恨交
加地说：“都是你平时一味地宠我、惯我，
让我走上了人生的绝路，我恨你！”

事后，村上人把他的尸体草草埋在
庄南面一条茅草丛生、被叫做“蛤（当地

‘蛤’‘虾’同音）蟆沟”的小沟里。他的父
母从此病倒不起，不久先后离世。后来，
人们为了教育后代从小学走正道，就把

“蛤蟆沟”改叫“孽子沟”。斗转星移，时过
境迁，许多年后，人们觉得这个地名不
雅，也会让外地姑娘认为这地方民风不
正，不愿意嫁来，故取谐音叫“乜子沟”。
新中国建立后，地方政府取“乜子沟”和

“蛤（虾）蟆沟”第一个字，改称“乜虾村”，
也叫“乜霞村”。天长日久，“乜子沟”倒渐
渐被人们淡忘了。许多年轻人奇怪村名
怎么会取“乜”这么一个冷僻的字，追根
溯源，这其中还包含这么一个发人深省
的故事呢。


